
战友，对不起
□刘曰章

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年
底，我当时还在部队工作。

那一段时间是办理复转手续最
繁忙的时候。一起忙活的办公室干
事小周，刚从基层选调上来不久，对
业务不太熟悉，工作起来慢了许多，
面对一摞摞的档案，还有许许多多
的表格，心里越是着急越不出成绩，
不是这个填错了就是那个又漏了内
容，有时忙活一天竟然没整理好几
个档案。一连几天进展不顺，让我对
小周多了些许抱怨。

在去食堂吃午饭的路上，隔壁
战友冷不丁冒出一句：“小周跟领导说
你的事了。”话还没说完正好赶上有电
话来，他匆匆跑去一旁接电话了。

中午的饭我吃得没滋没味，心
里更加不痛快了。下午我经过走廊
时，看到小周正在办公室门口和领
导说话，离得远，我隐隐约约地听到

好像是有关档案的事。随后我就出
去办事了，直到临下班才回到办公
室。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却碰到了
从外面回来的领导，他见了我满脸
不高兴的样子，并且对档案一事提
出了批评和建议，要求加快速度。

晚饭后我躺在床上，想起隔壁
战友的“提醒”和领导的批评，心里
总觉得小周有问题：是不是他跟领
导告我的状？

第二天上班后，小周很晚才来，
心有芥蒂的我只当没看见，自顾自
低头忙活着。见我没有反应，小周开
始轻手轻脚地收拾自己的抽屉，然
后把东西装进纸箱。大约十点钟的
时候，小周抱起纸箱子笑眯眯地跟
我说：“大哥，我走了。”憋了一肚子
气的我既没有抬头也没有搭理他，
直到听到小周关门的声音后才抬头
朝门口望了一眼。

后来听说小周去西安政院学习
了，那次跟我说走其实就是告别。此
后直到我离开部队没有再见过小
周。

前几年出差，见到了原来隔壁
办公室战友，战友见面倍感亲切。酒
过三巡后，我们提起当年他想跟我
说而没有说完的话，才知道是我误
会了小周。原来当时小周跟领导汇
报的是几个基层单位档案材料不全
的事，并且在领导面前给我递了不
少美言。这时我才明白了那天我隐
约听到的所谓档案其实是调转小周
档案的事，与我整理复转档案的事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说实话，明白了
这一切后我端着酒杯哭了。

十多年又过去了，还是没有小
周的消息，听说他转业后跟着爱人
去了南方。很想再见见小周，我想真
诚地对他说一声：战友，对不起！

马大哈
□黄杏林

说起我办的那档子事，家里人
就笑我马大哈，我还不能不认账。

那是30多年前，市场开放，可以
用粮票换大米了。我们家，大人孩子
都爱吃米饭，宿舍里常有人吆喝着：

“换大米！”我便成了换米的老主顾。
常了，我认准了几个人的黄河大米好
吃，每当听见他们的吆喝声，我就叫
住，老伴儿便陪我到楼下去换。成交
后，人家总是帮我们把米送到家来。

有一天，有两个换大米的，直接
上楼敲开了我的家门。我一看，这俩
人一高一矮，其中高个儿的我认识，
换过他的大米。高个儿说：“大娘！新
大米下来了，你看，多好啊。换点
吧！”说着，他从袋子里抓出一把米，
让我看。我一看，成色确实不错，颗
粒匀，色发青，还透亮，是好黄河大
米。不过，当时家里就我一人，我又
不怎么认秤，怕上当，没敢马上表
态。高个儿看出我在犹豫，便动员我
说：“这么好的大米，都给你送到家

门口了，你就换点吧！”我一看人家
很真诚，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那俩人把两袋米扛到屋里，我
说我要不了这么多，我要60斤就行。
我问他们这一袋子有多少斤呀？那
个高个儿说：“我也说不准，咱称称
就知道了。”他问我有秤吗，我说没
有。他便拿出他的秤。我一看他的是
杆小秤，就问：“这么小的秤能称这
一袋子米吗？”他胸有成竹地说：“咱
不会零着称吗？”

他让我找出一个大被单铺到地
下，然后，他让小个子拿出一个大塑
料袋，他把米捧到塑料袋里，每称10
斤让我看看，便倒在被单上。等称第
6份时，这一袋米全倒出来还差点，
他又打开另一袋。称够了我要的60
斤，高个子说：“大娘，你就把这两袋
都要了吧，扛上来了，就别再扛下去
了，反正你吃完了，还得换。”听人家
说得实诚，我一想，也是，干脆都包
圆了吧！还是我看着他们十斤十斤

地称，称完刚好120斤。我高高兴兴
地付了钱和粮票，客客气气地把他
们送走了。看看换的那一大堆白花
花的透亮大米，我很是得意。

等老伴儿和孩子们回来了，我
赶忙把自己办的这件漂亮事向他们
炫耀。老伴儿一看，米确实不错，问
一共多少斤。我答，120斤。老伴儿摇
头说不够，孩子们也说不够。我说：

“不会吧，我亲眼看着他们一份儿份
儿称的呢。”老伴儿一听一份儿份儿
地称，就把眉头皱了起来，十分肯定
地说：“你上当了！”

老伴儿向邻居借来秤，称了两
遍，都是总共100斤。哎哟！少了20斤
呀！我目瞪口呆。心想，我眼睁睁地
看着，怎么还会坑了这么多呢？我不
得不佩服那俩人骗术高明。也不得
不承认自己没数且防范意识太差。
其实，为这20斤米，那俩人真赔了，
他们丢的是诚信和良心，我倒是赚
了，赚了个眼见不为实的马大哈。

幸福的另一面
□殷艳丽

茶楼的午后格外安静，这里是我
和好友周末的好去处。

有意思的是，几乎每次来都能看
到她。她是一位衣着考究的老人，身着
真丝长衫，大概七十多岁，头发银白，
带着一条巨大的牧羊犬。她喜欢坐在
绿荫下的长椅上看流过古街巷的溪
水，一看就是半天，很入神，一动不动。

牧羊犬要么在老人身边蹭来蹭
去，要么就蹲坐在老人跟前，目不转睛
地盯着老人。老人略一抬胳膊，它就要
站起来用嘴巴嗅一下老人的手，再目
不转睛地盯着老人的脸。

老人每次出来都会拿一个绣着茶
花的靛青色手提布包，里面装着一把
铁齿的梳子，她喜欢给牧羊犬轻轻地
梳理毛发，姿势优雅极了。有趣的是，
如果有游客在旁边走过时距离老人近
一些，牧羊犬会迅速地站立起来，两耳
竖立，卫士一般挺立在老人身边，作战
斗状，看起来挺骇人的。

每每看到此，我都会对好友说：
“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位老人啊！”

奇怪的是，每次老人坐下来都好
似忘记回家，但只要天色一暗下来，牧
羊犬就会用嘴巴拽老人的脚，嘴里还
发着呜呜的声音，每当这时，老人就会
站起身来，整理一下她的衣裳，提起她
的布包，跟着牧羊犬回家。牧羊犬大摇
大摆地走在前面，老人跟在后面，好似
一老一少的样子，画面好感人。

我常常被这幅画面所感染，然后
跟好友议论一番，真是老来清福，人间

至美。
茶店主人是一位中年女子，听到

我们议论后说：“唉，可惜老太太命不
是太好，空巢老人。”

我听后很惊讶，“她看起来锦衣玉
食，挺享福啊！”

“她就是住在前面那条街的王姨，
和我是邻居。王姨以前在省歌舞团，毛
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济南时都看过她
演的节目，她还和他们握过手呢。”

“怪不得，一看她就不是平凡的
人。”好友说道。

“可惜十几年前她老伴去世了，两
个女儿，一个女儿在国外，一个就在本
市。说起来挺好，家里也有钱，可就是
两个孩子谁都管不上她。从前年开始
王姨小脑有些萎缩，常忘事，出门就找
不到回家的路，全靠这条牧羊犬了。”

“给她请个保姆啊！”我说。
“请了，她说保姆要害她的牧羊

犬，不让保姆呆在家里。”
“那次店里来了一批好菊花，我送

过去让她尝尝，敲开她的门，就看她两
眼通红刚刚流过泪的样子，唉！她又想
起老伴来了。十回去有八回是这样，常
常流泪，眼睛也有些白内障了，真没办
法。王姨帮过我家，二十年前我母亲生
病没钱治病，要不是王姨帮忙，我母亲
早就不在人世了。这不，她每天出来坐
在店前，我都注意盯着她，那一次牧羊
犬病了，她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幸亏
我及时发现把她送回了家。唉，越来越
老了，多事之秋啊。”

我真没想到，这样一幅温馨的画
面背后竟然是一位老人的孤独寂寞。

忽然，听到外面有隐隐的牧羊犬
的声音，女店主赶紧跑了出去。只见不
远处，这位老人一边走，一边冲一位大
爷招手，嘴里还不停地喊着：老头子，
你等等我啊！

牧羊犬呜呜叫着用嘴巴拽着老人
的裤脚，拼命往回拉。

女店主急急忙忙跑到跟前，一把
拉住老人说：“王姨，你又忘了，叔叔不
是过世十来年了？”

老人怔了一下，一边看着走远的
那位大爷，一边喃喃着：“我怎么记得
刚才我们一块出来买菜来着……”

“王姨，向西走，家在西面。”
“噢，妮儿你回去吧，我知道了，我

回家，我回家……”老人木然地说着，
一双眼睛，空洞而迷茫。

牧羊犬不再叫了，和老人一前一
后向西走去，夕阳的余晖，把他们的身
影拉得长长的，指向了家的方向。

我忽然想起我的母亲，她住在乡
下，每天为生活忙碌着，做不完的事
情，干不完的农活。父亲去世后，我时
常让母亲来城里居住，可是母亲说，家
里养着鸡，地里种着点庄稼，去你们那
里干啥？你们天天上班家里没人，好歹
这里有你两个弟弟和这些孩子，人来
人往挺热闹的。

母亲生活虽然清贫而劳累，可
是子孙绕膝，她的脸上总是溢满了
幸福的光芒。

真相
□王春芳

我刚念书时，爹给我买了一支
铅笔。这支铅笔的一端带着橡皮，
我很喜欢。

爹那时在邻县县城做事，平
时少回来。回来了我就缠着爹讲
故事。爹当年在村里是地下党管
事的，村里人一直对俺爹特敬重。

一天，那铅笔突然没了踪影，
我甭提多着急了。我想起来，头天
看见同桌菊把手伸进我书包里，
想起我第一次把铅笔拿到学校
时，菊看那铅笔时的羡慕眼神
儿——— 我还让菊用过一次那橡皮
擦呢。

菊家里挺穷，爹娘都有病，还
有个在娘怀里吃奶的弟弟，老师
往她家里动员了好几次，她爹娘
才同意她念书。我想，我的那支铅
笔肯定是菊拿走了。我想问问她，
又怕她不好意思，毕竟这不是光
彩事，而且，她好几次给我带她家
树上的红枣吃。可是我生她气了，
不再理她了，她有一次给我红枣
时我也没接着。我想给老师说，又
有些担心说不清楚。我就很烦恼，
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碰巧，爹回来了，看到我的样
子就乐，谁惹闺女了？我就说了铅
笔的事。爹笑笑，说，再找找看，说
不定放错了地方。爹还说，下回我
再给你买一支。我知道爹一向关
心菊家的情况。听了爹的话，我心
里好受些了。看见菊，我也不再不
理她了。菊拿了红枣给我吃，我也
吃了。

几天后，我都忘了这件事了，
爹回来真的又给我买了一支同样
的铅笔。我没有上次那样高兴了，
我心里还是想着开头的那支。

过了一段时间，我都忘了这
件事了。晚饭后，无意间，我挪动
桌子，那支铅笔竟然掉了出来。它
躲在桌子和墙之间，浑身是土。

第二天，我向菊道了歉。并把
新铅笔送给了菊。

我告诉了爹，爹非常高兴。爹
那次给我讲了他过去的一件事。

那是1939年，爹在村里领着地
下党游击队和鬼子汉奸皇协军
斗。除县城外，教场铺也有个鬼子
的炮楼。一到夜深人静，爹和地下
党游击队的人，轮流盯在炮楼外
的青纱帐里，看周围村里是谁进
出炮楼。进炮楼的人，要么是通风
报信，要么是接受鬼子的指令，办
些对地下党老百姓不利的事。有
一天，盯着的人看见教场铺一个
叫马二的进去了，呆了半个多时
辰才出来。地下党的人有的要除
掉他，爹说这马二是个扛活的出
身，穷苦人，去年他爹被鬼子杀害
了，咱先上他家看看啥情况。

爹领着游击队的人就去了马
二家。

原来马二去炮楼是想给鬼子
做饭，以便找机会下药毒死鬼子，
报杀父之仇。白天去怕乡亲们说
他是汉奸。马二让爹看了他准备
的毒药。爹劝说马二别这样鲁莽。
以后报仇的机会会有的。

爹说，眼见有时候也不一定
为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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